
我的内心时常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骄傲与
感动，因为我的故乡不仅有蜿蜒逶迤的山水，
古色古香的老街，而且有着“瓷器之都”的美
誉。在当地，瓷器堪称我们生存的法宝，点土
成金，制作出的瓷器洁白无瑕，晶莹剔透，堪比
玉器。

瓷器之美，首先美在它的气质，那是一种
宁静典雅的文化气质，内敛、温厚、含蓄，单纯
和谐，雍容大气；其次，瓷器之美，美在形，瓷

器之韵，美在色，当一件件或瓶、或罐、或
碗、或杯的瓷器，在洁白的釉面染上亮丽

的色彩，便仿佛浸润上美丽澄澈的湖光
烟色，瞬间流光溢彩。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是
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峰峰“磁
州窑”盛产的瓷器同样有着悠久的
历史。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四世
纪(隋代)这里已开始生产青瓷器，
到了十世纪（宋代），由于这里窑
场勃兴、制瓷技艺精湛，形成了以
磁县观台镇、峰峰矿区临水镇和彭
城镇为中心的窑口，因此磁州窑著
称于世。磁州窑历经千年窑火不熄，

烧制出的瓷器早已成为我国艺术瑰
宝，且蒸蒸日上，方兴未艾。

穿越时光的隧道，喜欢在暖暖的日子
里品读瓷器，就像给这些冰冷的瓷器赋予

了生命力。白玉瓷，它凝如脂、洁白细腻，小巧
精致。翡翠瓷，则青翠欲滴、温润如玉、纹样经
典繁复，釉色纯净瑰丽。而青花瓷，于波澜不

惊中，流露出的盛世风华，却又蕴含着无限的
韵味。细细观赏，一种古朴宁然的芳菲满溢，
带着唐宋的高雅，携着元明的底蕴，伴着一份
萦绕不散的情愫，随着匠人的双手，把历史的
缩影都融进了这青花瓷中……

瓷器之美，引来无数文人雅客的诗情画
意。陆龟蒙则在《秘色越器》中写道：“九秋风
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人用清丽雅致
的千峰秀色，贴切地描述了瓷器如冰胜玉的釉
色，令人耳目一新。“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
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
溃。”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无论是染上春水
的明月，还是以薄冰盛上绿云，诗人仅仅用 28
个字便将瓷器百转千折的美演绎得柔和似水，
淋漓尽致。

沿着诗人的风情，总是寻觅了又寻觅。那
日漫步在古镇老街，一个陶瓷作坊让我驻足。
作坊里，一个留着花白胡须的老先生正专心致
志地在一件胚胎上雕刻着花纹，那上下翻飞娴
熟的刀法，瞬间在胚胎上如花般美丽绽放。看
到我，老先生微微一笑，便饶有兴趣地讲起了
自己的经历。十四岁那年，当他还是一个孩子
的时候，就和村里几个同伴一起被送到了一家
陶瓷作坊做学徒，可要想出徒，并非一朝一夕
之事，也不能有急功近利之心，需要耐着性子
长时间的学习和操练。那些日子，他夜以继日
地苦练技艺，手上磨出了茧，眼睛熬出了红血
丝，而一起学徒的几个孩子终因耐不住枯燥和
寂寞都先后放弃，只有他执着地坚持下来。听
完老先生的故事让我不禁感叹，一件件璀璨亮
丽的瓷器，浸透了多少陶艺师傅的心血和汗
水，凝聚了多少技艺人员的聪明和才智。

古老的磁州窑，必定蕴藏着艺术的宝藏。
若遇见一件心仪的瓷器，就把它带回家。闲暇
之时，品茗赏瓷，沉浸于神韵精绝的瓷器之中，
让纷杂的心灵从此变得平静而祥和。

本报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团结路 1 号 邮编：730010 传 真：0931—8926232 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200004000228

父亲的玉米地

金黄叶片间，藏着父亲的汗水
每一颗玉米，都如他的孩子般珍贵
阳光斜照，斑驳的光影跳跃
父亲的身影，在其中穿梭、劳作

脚下的土地，承载着岁月的厚重
玉米秆高高耸立，如他的脊梁般坚韧
风吹过，叶片沙沙作响
那是父亲在耳边轻声细语，讲述着过往

父亲的双手，粗糙而有力
拨弄着泥土，播下希望的种子
岁月如歌，在他的指尖流转
留下的是满地的金黄，和无尽的思念

每当夜幕降临，月光洒满田野
父亲会坐在田埂上，静静地看着这片土地
他的眼神里，有对丰收的期盼
也有对家人的深深眷恋

父亲的玉米地，是他的骄傲和梦想
是他用汗水浇灌出的诗和远方
春华秋实，岁月如歌
父亲老了，也弯成了
一株沉甸甸的玉米
向大地鞠躬 （袁伟建）

边防线上的花儿

青春面庞，从邂逅每一座界碑开始
渐渐褪去青涩稚嫩，被铁血丹心磨砺
留下坚实足迹，筑起盛世的“钢铁屏障”

坚守的决心不变，印证着崇高信仰
每个哨所军营，汇聚着中华儿女的精神
每个边关日子，承载着默默奉献的荣誉

高山、河谷、大海、绝壁，留下誓言
岁月中，让理想的花在边防线上绽放（熊轲）

田野铺开青纱帐

豆绿、黄绿、碧绿、墨绿
庄稼绿得如此多样
深浅各异，色彩繁盛
玉米、高粱、花生、大豆
高低错落，密密匝匝
在辽阔的田野上排列构图
恣意生长

风吹来的方向清楚明了
一片叶在唱，千万片叶在和
仿佛发自内心的呼喊
每一株植物都在张扬自我
姿态万千，飒飒清爽
走进青纱帐
仿佛置身神秘的昆虫王国
蝈蝈、蟋蟀、蚂蚱、金龟子
奏响一支童年的歌 （李光灿）

露天电影

天，黑了下来；夜，围了过来
大大小小的人，吃过晚饭，朝着这片空地
围了过来

围食一张荧幕，围食一场光影的盛宴
以纳凉的名义。或者享受一缕风

回忆多年前闹着跟母亲要零食的场景
以看电影的名义。 （冯旭文）

七月

拿出最热的太阳，用一场
接一场的雨，蒸或者煮

聒噪的蝉，一声连着一声
喊醒了渐渐肥胖的蛙鸣

蜻蜓飞过池塘，荷花
送给夏天一个热烈的吻

乌云，被用旧了
草木疯长，正葳蕤着大地的爱情（杨传信）

时光的漩涡

一切的动从静开始
列车启程的速度模糊了你的面容
光阴的流逝模糊了故乡的记忆

墙根旁的夏至草
开满一串串不起眼的白色小花
起初的最不经意却成为最深刻的记忆
在小巷的尽头
一只渣豆腐色的猫悠闲地走过
此时似有一阵风吹过
似带有故乡的记忆

和煦的风吹拂大地的长发
如一个人深长而悠远的呼吸
麦田中那株孤立的大杨树
擎起巨大的伞盖
里面有花香鸟语 有蜂飞蝶舞
有浓浓的田野气息

此时故乡的记忆如同飞扬的蒲公英
或作蓝天上的片片白云
或作水中的涟漪和垂柳的倒影

暮色苍茫
空气中仿佛传来母亲的呼唤
次日在清晨的露珠里
那朝阳的微笑
凝固成一幅叫作“乡愁”的油画 （舒一耕）

夏日炎炎，烈日炙烤。在我们单位背阴
的堡坎上，几场夏雨后，苔花独自绽放了。

当我夜晚值班的时候，一下子看到那长
长的斜坡上，有一种细小的花朵，悄然绽放，
那就是苔花。它在砖石的缝隙中，绽放生命
的色彩。那点点的绿，簇簇的白，在夏日强烈
的高温下，倔强地成长。

微风拂过，它轻轻摇摆，露珠轻轻滚落，
似泪非泪。虽无人瞩目，无人喝彩，却依旧绽
放，无畏炎夏的气流。我突然想起清代诗人
袁牧的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那是一块阳光照不到的坡地，被遗忘的
角落。苔花它不张扬，也不需要肥沃的土地
来栽培。它们生长在滑石上、枯木上，甚至是
城市里的水泥缝隙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它
们都能顽强地生长下去。烈日炙烤着大地，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苔花却选择了绽放。它
们不畏炎热，不惧干燥，在这片炽热的大地
上，诠释着生命的坚韧和美丽。当我们看到
那些绿意盎然的苔花时，仿佛看到了自己内
心的力量。那是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
精神。

苔花，是无声的。在山野中，与月光对
望；在溪流边，默然乘凉；在花园里，悄悄守
望；在老树上，静观燕翔。苔花，是有声的。
在春风里，与百花齐放；在夏雨中，与鸟儿吟
唱；在秋收时，迎送朝阳；在冬雪下，绽放沧
桑。

我们赞美苔花，赞美它们在炽热的夏日
里，依然能够坚韧地生长，傲立在岩石上、土
壤中，甚至是水泥缝隙里。它们的生命力如
此顽强，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苔花，虽然小
巧，但拥有巨大的力量。它们是夏日里的一
股清流，是炽热大地中的一抹清凉。

据植物学家研究，苔藓植物通常不开花，
“苔花”实际上是苔藓植物的孢子体，而不是
真正的花朵。园林专家指出，“苔花”其实不
是花，而是种子。尽管如此，苔花以其朴素大
方的美，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我特别喜欢如米小的苔花。苔藓虽是低
级植物，寄生于阴暗潮湿之处，可它也有自己
的生命本能和生活意向，并不会因为环境恶
劣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煦的阳光照不到的
背阴处，生命照常在萌动，苔藓仍旧长出绿意
来。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自
己的苔花。无论生活如何炙烤，我们都要勇
敢地绽放，傲立在人生的夏日里，让那抹绿
意，成为我们永恒的信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
路。

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我们是否也能
像苔花一样，勇敢地绽放，坚守自己的信念？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种种困境，但只要我们
心中有光，我们就一定能在逆境中找到那抹
属于自己的苔花。

夏天是昆虫欢唱的季节，它们虽然生命短暂，甚至被讽
为“夏虫不可语冰”，却足以点缀夏季，丰富人间情趣。

夏天晓于视听之首的昆虫莫过于蝉，也就是俗称“知
了”。 当“绿树新蝉第一声”时，火辣辣的盛夏就正式来临
了。初伏天的蝉声最高亢清亮，一蝉起音百蝉齐鸣。早晨，
一听有聒耳的蝉声，不用问，今儿准是大热天。

蝉声特别能打动诗人的心扉，“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
还。长风剪不断，还在树枝间”，这是一种意境。躺在南山
的绿荫下，望着荫亭的古槐，这时蝉声正在欢噪，像海潮般
冲击你的耳鼓，这又是一种意境。

捕蝉是过去那个年代男孩子们都擅长的事儿，午后约
二三玩伴，肩扛一根粘有黏面筋的长竹竿，头顶烈日，伴着
蝉声去捕蝉。蝉儿是十分机敏的，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停
止鸣叫，一旦发现不妙，就立即逃之夭夭。决定捕蝉的成
败，是在蝉停止鸣唱后的那短暂的几十秒钟，必须屏声静

气，不去惊扰有所警觉的蝉，然后迅速黏住它的翅膀，才能成
功。《庄子·达生》中以楚国驼背老人粘蝉的故事说明凝神、虚
静、空明，大概也是有感于此吧。

蝉儿之外，便是蜻蜓。蜻蜓是捕食蝶、蛾、蜂等昆虫的高
手，历代文人雅士对蜻蜓情有独钟。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以
蜻蜓为题的诗词《小池》曰：“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 近现代杰出美术家朱宣咸以蜻蜓为题，创作了中国
画《小荷才露尖尖角》，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自然与人构成的诗
情画意。

盛夏时节，只要天气闷热，稍微有点雨意，池塘边，树丛
下，院落里马上便会飞来数不清的蜻蜓，忽而飞向东，忽而飞
向西，速度极快。孩童捉蜻蜓的乐趣，丝毫不逊于捉蝉，手持
一把破蒲扇，随着蜻蜓来回挥舞扑打，一扇一个准，不一会儿
就扑下一大把蜻蜓。蜻蜓是家鸡的最爱，孩儿们便将捕得的
蜻蜓用线串起来，逗得鸡儿满院跑。

蜻蜓之外，还有金龟子。金龟子如蚕豆般大小，背面似
铠甲，呈铜绿色，有光泽，飞时鞘翅有栗色反光，十分好看。
金龟子通常爱在榆树、女贞、桃树、梨树的枝干上觅食，不像
蝉那么警觉，极易捕捉，捉来的金龟子用细棉线系其颈部，一
手抓牢线头，一手捏住金龟子背部，倘若手一松，金龟子就顺
着手中的线飞起来，给孩子们增添了几分乐趣。

除了金龟子，就是蝈蝈了。盛夏，蝈蝈发出悦耳的鸣叫
声，因此称之为“叫蝈蝈”。 孩提那时，几乎家家户户的窗前
屋下都见过蝈蝈的身影。在热得黄汗淌黑汗流的炎夏，周边

山区的农民便将捕捉来的蝈蝈装在一只只拳头般大小的竹
笼里，头戴一顶草帽，肩搭毛巾，挑着一担担蝈蝈进城，不用
叫卖，一路聒耳叫声，就吸引众多孩童围观购买。蝈蝈售价
甚廉，移天籁于家中，精心饲之而昼夜聆其声，为其乐也。

蝈蝈喜食南瓜花、丝瓜花，孩童们便三五结伴去郊外采
摘。将采回来的丝瓜花插在竹笼子上需小心翼翼，有时候,
蝈蝈会张牙舞爪，露出大板牙，吓唬接近它的人。盛夏，疲于
暑热的人们都横七竖八地架起床板竹榻在树荫屋檐下午休，
几家笼子里的蝈蝈像值班打更似地，不紧不慢地聆唱几声，
心中自然溢出些许清凉与惬意。

孩提时印象较深的还有金钟儿。饲养此虫，须将雌雄共
置于磁罐中，架隔香蒿，喂以毛豆和酸梨，长夜振翅，其鸣声
清越奇特，借磁罐共鸣而音若钟声，沁人心脾，故称金钟儿。

至于夏虫，我还思念那小小的萤火虫。“轻罗小扇扑流
萤”。夏夜，清风徐徐，蛙鸣阵阵，正是萤火虫最多的时候。
这些小精灵们，提着碧绿莹亮的小灯笼，在蓝幽幽的夜空下，
无声无息地游荡。孩子们无事可干，便去户外草丛中捉萤火
虫。捉萤火虫不需要任何工具和技巧，萤火虫的飞行速度很
慢，在黑暗中特别容易分辨，飞近时手一捞就可捉到。捉多
了，便找来一个广口玻璃瓶装进去。回到家，睡觉前带到蚊
帐里，欲借萤火虫发出的微光翻看小人书，但未能达到可照
亮书本的程度。所谓“囊萤夜读”，估计是表达一种刻苦读
书的精神吧。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绿幽幽的光芒仍在
睡梦中闪烁。

瓷器之美 □ 王风英

小苔花小苔花
□□ 罗罗 坤坤

几垄菜畦
一个田园

□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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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日，我与朋友们相约
到某处老菜馆聚餐。僻静的环
境，简约的装修风格，客流量相
对适中。店家用粉笔在黑板上
面标明菜品和价位，我们据此点
菜，随后在靠窗位置落座。等候
期间，陆续有菜品被端到食客面
前，看起来并无复杂花样，菜量
倒很实惠。食客猜测多是来自
各领域的工薪阶层，这种“接地
气”的氛围十分符合我们烟火静
好的心理预期。

当天，我们的就餐过程既轻
松又愉快，菜品味道得到了大家
的一致认可。海米腐竹、蛋黄豆
角、渔家小炒等几道家常菜清香
可口，老醋花生、铁板豆腐滋味
饱满，较好地保留了食材的底
味。糖醋里脊外脆里嫩，传统的
糖醋汁酸甜适中，开胃生津。尤
其是下饭菜宫保鸡丁、鱼香肉
丝，食材配比恰到好处，色泽明
亮而不杂乱，滋味馥郁而不油
腻，火候恰到好处，没有损耗蔬
菜的清脆口感，犹如家庭小灶精
心烹制而成，着实令人惊讶。

当前餐饮竞争日趋激烈，菜
品推陈出新和营销方式花样百
出，有一些餐馆另辟蹊径，探索
从“老菜”入手，主打健康、营养

和还原本味的理念，一时间各种
“老菜馆”纷纷涌现。如这家店，
明窗亮灶的后厨空间，灶台附近
只有寻常可见的食材和调料。
厨师并不过分讲究刀工和花样，
烹饪过程中不依赖重油提香，主
要在火候掌控上格外用心。油
盐酱醋等调料亦是用小匙取量，
确保调出最佳滋味。一切都是
似曾相识的感觉，十分贴合“老
菜馆”的内涵定位。

由此看来，当外在“加持”超
过必要限度，精巧反而是累赘，
唯有不事雕琢、恪守本味的商家
才能赢得忠实的拥趸。做菜如
此，做人做事也是相似的道理。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适当地借助
人脉、平台和亲朋师友的相助，
原本无可厚非。倘若过于依赖
这些外在“加持”，甚至违拗初
心，摒弃根本，其结果难免是“空
虚寂寞冷”。唯有保守底色不忘
本，“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
然不动”，方能从容应对各种变
数，任凭霜侵雨淋，依然指点江
山。

用心烹饪“老菜”，坚定德行
操守，犹如经营一段深情饱满的
岁月，在温良敦厚中向阳而生，在
光明正道中行稳致远。

老菜馆
□ 刘学成

□ 潘春华

读着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我要起身
离去，去湖心小岛茵尼斯弗里，用粘土和树
篱，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我将种植九垄
豆角，为蜜蜂建造房子，孤独地生活在蜜蜂
喧闹的林间空地……”我心中不觉荡漾起
一股惬意和柔情，感觉身心无比放松。

我想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
梦，而每个人的田园梦各有不同。在我心
中，几垄菜畦就是一个田园。我很理解叶
芝“种植九垄豆角”的心愿，这种朴素而生
动的愿望，正是人们内心深处渴望回归的
反映。我们的心灵家园，有了几垄菜畦做
铺垫，就会呈现出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美
好。

菜畦的美好在于，观赏价值与实用价
值兼具。几垄菜畦既可以当花看，又可以
借此烹制出人间五味。相比较来说，菜园
比庄稼地多了几分诗意，比花园多了几分
质朴，是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所在。

乡下的菜园，一垄小葱，两垄韭菜，三
垄南瓜，九垄豆角，翠绿绿，嫩生生，高低错
落，俯仰生姿，活脱脱一首婉转精巧的小
令，长短句摇曳出万般风情，平仄之间有优
美的旋律和动态的美感。微风吹过来的时
候，菜畦间的绿叶抖抖地舞动着，叶与叶呼
应嬉戏，一派生机盎然。花开时节，明黄的
南瓜花，紫色的豆角花，好像彩蝶一样在绿
叶间翩然欲飞。当然，蝴蝶和蜜蜂也被吸
引而来，园子里热闹了起来。有了花朵的
点缀，有了蜂蝶的流连，菜园里便有了缤纷
的色彩，有了芬芳的气味，有了盎然的生
机。那样的几垄菜畦，营造了一个有声有
色、有香有味的田园梦境。

菜园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
在菜园里，你会享受到一半田园一半生活、
一半清欢一半烟火的别样意趣。菜园里的
蔬菜品种繁多，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种下
适应不同时令的蔬菜。蔬菜们此消彼长，
彼消此长，可以使菜园长时间保持生机。
初春的时候，沐着潇潇细雨，你在菜园里流
连，很自然地回想起杜甫的诗句：“夜雨剪
春韭，新炊间黄粱。”满园的蔬菜，绿意盈
盈，柔嫩可人，你一定还会想到苏轼的诗
句：“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到了秋末，大白菜丰收，
你会想到“秋末晚菘”这样的话，经霜的白
菜给你甘美醇厚的味道。守着一个菜园，
就是守着细水长流的日子，不愁把生活过
得活色生香。

几垄菜畦，一个田园。我想菜园除了观
赏与实用价值之外，更多的是带给你精神
层面的满足。生活在都市中的人，都有一
个田园梦。当你在都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
的时候，不妨回归故乡的小菜园，左手采一
只丝瓜，右手采一把豆角，享受一份岁月的
清欢，也品味人间的烟火之味。那一刻，自
然的清风吹动你的衣角，菜园的馨香浅浅
萦绕，你卸下了铠甲，以最柔软的姿态面对
生活赐予你的自然之趣。

夏虫情趣


